
清晨的落地窗

汪群超 2003.4

明蔽: 當老師問:「練太極拳為何要鬆?」 要我們回答, 而且不准想, 憑直覺的

回答。 每次碰到這個 「遊戲」, 相信大部分的師兄弟都會 「直覺」 的將題目投射到書本

上或是老師曾經說過無數遍的答案。 確實, 老師講過很多次, 書本也都有, 但當我們照

書回答出 「標準答案」 時, 老師的回應總是不滿意。 每次我都不解其意。 既然答案早已

公布, 老師為何還要一問再問? 又為何不滿意照標準答案的回答? 難道是我們說的不

夠完整? 記的不夠清楚? 還是學太極拳要像考試一般熟記課文? 流利背誦各種問題的

答案?

直到最近我才豁然開朗。 因為我竟然也開始問自己 「為何要鬆」?「鬆可以達到什麼目

的?」「鬆與不鬆有何差別?」 自問自答。 我鬆, 是為了讓 「下」 更能指揮 「上」, 否則湧

泉是湧泉、 夾脊是夾脊、 勞宮是勞宮, 各自為政搭不上線。 鬆的愈徹底, 愈能體會它們

一起 「做工」 的感覺。 如此更加堅定我往鬆的方向繼續努力。 我確信若再鬆一些, 湧泉、

丹田更容易帶動夾脊, 肩再鬆一些, 夾脊更容易推動肘, 直達勞宮, 這是第一層體會。

如果老師再問我 「練太極拳為何要鬆?」 我的反應就不會往書本上或老師的答案投射。

而是我當時對於鬆的詮釋、 當時對於鬆的要求、 當時對於鬆的體會。 或許跟標準答案有

些距離, 但卻更能反映我當時學習的情況, 才能協助老師更瞭解我的狀況, 給於我最適

當的幫助。 如果我的回答跟老師書上一模一樣, 那是老師對鬆的體會, 不是我的體會,

難怪老師要搖頭了。 問也是白問, 答也是白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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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說來, 老師要求我們寫 「讀曼髯三論的心得云云」 也是同樣的道理。 老師要激發我

們自省的能力。 練拳如果不會自省, 如何知道自己練的對與不對? 腦袋裡面只有標準

答案, 只有老師的答案, 從來沒有屬於自己的答案, 眼睛裡只有老師的功夫, 沒有認清

自己現在的功夫, 如何縮短 「眼睛的功夫」 與 「手上的功夫」 的距離呢?

當我開始懂得這層道理, 似乎自省能力提高了些。 我開始發現拳架的問題, 每個移位是

否都確實由實腳湧泉先動, 由下而上呢? 每個 「換形」 是否也都是湧泉先旋來帶動, 做

到一動無有不動呢? 之前不曉得被什麼給蒙蔽了, 竟然感覺不出來! 自己毫無所悉, 還

自以為做到了。 原來只是自己的手腳演戲給我看, 手腳配合演出, 讓我誤以為已經做到

下指揮上, 內指揮外。 要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推手、 八法、 與發勁練習讓我發覺事有蹊蹺,

到現在還矇在鼓裡。

我更發覺 「虛實分清」 是具備自省能力的第一要件, 所以師爺才會說 「虛實分清為第一

要務」。 唯有虛實分清, 才能分辨其他的問題。 否則那裡知道湧泉、 丹田、 夾脊是否連線

了呢! 透過這個認識, 我知道現在的練拳為何要虛實分清。 不僅是為了輕靈, 還能協助

自己體會、 檢驗其他的問題。 我開始建立起自己的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練、 要那

樣練...。」 當每一個 「為什麼」 都有屬於自己的答案時, 我對自己學太極拳更有信心了。

識: 其實這些體會來得有點晚了, 因為老師早已說過百遍。 不是聽不懂, 而是 「信

任」 不夠。 不相信放鬆的做好 「按手」, 可以旱地拔根, 發人於刃丈。 不相信輕輕的 「點

劍」, 可以聚氣於劍端, 切斷樹枝。 按照自己的認知推斷, 一切都是不可思議, 老師一再

強調的方式更是天方夜譚; 要鬆、 要鬆、 鬆才能如何如何...。 於是乎 「聰明」 的自己開

始 「扭曲」、「變造」 老師的意思, 往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向去思考。 久之, 與目標漸離漸

遠, 始終摸不著頭緒。 其實曼髯三論說的很清楚:

... 如眼高而手未能並高者, 期以歲月可耳, 眼高識也, 識當為一切

先, 先知先覺者, 無非識也, 此識未知從何而生, 不曰誠乎,...

「誠」 是全然的信任, 不滲任何主觀的意見。 天地絕學之所以稱 「絕」, 必有其絕妙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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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非自己空想推理可得。 必先捐棄成見, 無自我意思, 方能窺其堂奧, 否則,

... 心勞日拙, 自墜其識, 不可藥也。 蓋初學者如不誠, 雖一點一畫,

辯之弗明, 效之弗似, 惡有怡然自得之日乎。... 弗誠而識之, 學而積

之者, 不足以有為也...

「弗誠而識之, 學而積之者, 不足以有為,」 正是我今日最佳寫照。 信任不夠, 自我意識

作祟, 即便很用努力的學習, 成效畢竟有限, 始終掌握不住那個屬於 「藝」 與 「道」 的

意境。 曼髯三論已經為這樣的行為下了結論:

所謂意境也者, 亦莫非由識之所生也。 苟欲識之超人, 其舍誠與專一

之功, 雖博學審問, 猶無益也。

「雖博學審問, 猶無益也,」 一語中鵠。「學」 與 「道」 迴然不同, 所謂 「為學日益, 為道日

損,」 以追求學問的方式來學習 「道家太極拳」, 難怪心勞日拙, 未竟其功。 初學道功, 仍

應以 「誠」 為先。 唉! 數年努力, 還是得回到原點, 不知是高興還是惆悵。

無我: 曼髯三論像極了清晨的落地窗, 都是我的太極拳老師。 落地窗的映象

清楚的告訴我拳架外形哪裡不對了! 曼髯三論明確指出我思維上的謬論。 經常對著落

地窗搖啊搖、 晃啊晃!落地窗的映象似乎愈來愈準確了。 隨手把讀三論, 左搖頭、 右晃

腦, 思路也似乎愈來愈接近了。

最近一次看曼髯三論, 為自己設下新的練拳重點: 練習

「練時不想」

這次我必須聽話, 目標雖簡, 但極為艱難。 徹底做到在練拳時, 確實與腦袋斷絕往來。

畢竟太極拳是 「道」, 是 「藝」, 不是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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